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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总制片人黄建新：

一部电影，七个瞬间，百味人生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中国电影报》：《我和我的祖国》是今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点献礼影片。在此

节点，以这样一部作品来展现七个难忘的历

史瞬间，有着怎样的意义？

黄建新：祖国过生日，拍电影作为贺

礼，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拍一部怎样

的电影更有意义、有意思呢？我们希望拍

摄的是能够共同展现“全民记忆”的聚合情

感，主要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我”

和“我的祖国”，个体和国家心灵、情感、命

运的联系。

《我和我的祖国》试图着笔的，就是大背

景下小人物的自然心态和细微感觉，我相信

这样的内容是和大众愿意亲近的、一体的、

因为我们都曾抬望时代，迎面洗礼，即使不

在聚光灯下，也被裹挟其中，幸福地鼓掌过、

呐喊过、自豪过。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相应，凯

歌导演和我就开始推动这件事情。我们每

个人都拿出了真情实感，观众也可以去验证

一下是不是有心灵的共振，是否可以和 70
年峥嵘岁月来一记深情的拥抱。

《中国电影报》：用短片的形式展现历史

事件，难免会用到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处理。

如何在保证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处理之间找

到平衡？

黄建新：电影艺术最主要表现的是民族

的心灵，不是具体发生事件的对位。角色、

形象、精神、心理、感情是支撑《我和我的祖

国》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内容。

比如葛优饰演的北京出租司机，是一个

完全可以艺术创作的角色，带有明显地域特

征、语言特征、思维特征，展现奥运与他本人

以及他家庭的联系，表现出他内心深处最悲

悯的部分。最后，他把非常难得，让他很自

豪的一张奥运会门票，给了一位刚刚经历了

地震的孩子，这是最感人的点。

七个故事，都是在刻画人物心理，保证

叙事的趣味性，每个故事都有很好的结构。

《我和我的祖国》这类电影比较少见，传统故

事片就是起承转合，是逻辑的讲述，但这部

电影的是简单的故事，更多情感的寄托。这

是一个全新的样式，有很多未知，这也是我

们做这部电影的挑战。

《中国电影报》：七部短片，汇集了七位

中国电影的优秀电影导演。而新中国70年

发展历程，值得我们记住的时间点有很多。

这七位导演、七个事件的选择上，我们是怎

样考虑的？

黄建新：导演的选择是第一阶段的事

情。我和凯歌导演都认为，我们这个年纪的

导演，有一位就够了，更多要选择60后到80
后，而且在这个领域有建树的导演，这是比

较基本的条件。很多导演都在我们的视野

里，但是由于种种的客观情况，最终确定了

现在的七位导演。

七个导演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我们也准

备了二十个多备选题材，大家可以选择，也

可以自己提出想拍的角度。经过一两轮的

磨合，敲定了由谁来拍哪一个历史记忆的

故事。

七位导演从 50 后横跨到 85 后，显示出

中国电影人的继承关系。我们每一代导演

都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逐渐成长的，传承关

系一直存在，这才构成了中国电影不同于其

他国家电影的艺术风格、艺术倾向和民族心

理的刻画方式。每一个导演也有微妙的角

度的区别，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倾向。凯歌

导演一直跟我强调，要充分发挥导演的个

性，不能因为题材让导演的长项变短板。所

以，在电影风格上的建立上，我们给了导演

们最大的创作空间。

7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值得回味

的故事，怎么样才算是全民记忆？就是全国

老百姓都上街了，都激动了，是大家情绪激

动的时刻，情感爆发的瞬间。当然，这个故

事也要和视觉有关联，与电影艺术形式更吻

合，我们也会根据七个导演的艺术风格，来

建议更适合他们拍摄的故事。

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拍摄团队，七个导

演，七个团队，这样做是希望给到导演最熟

悉的工作伙伴，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以

及创作独立性。只有充分表达，作品才有

灵魂。

◎与新中国70年峥嵘岁月来一记深情的拥抱

◎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和创作独立性

◎简单的故事，更多情感的寄托

接受采访前一刻，黄建新还在拨打电话，询问影片最后阶段的制作进度。距《我和我的祖国》9月30日上映还有三周左

右，身为总制片人的黄建新，正宏观把控着影片的“加速冲刺”。

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领衔出品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七部短片组成，通过表现七个历史瞬间，展现每一个

个体和国家命运、情感、心灵的联系。

黄建新表示，《我和我的祖国》描绘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7个重要历史时刻中普通人的经历。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下，七位导

演从细节出发，从人物出发，以情感为核，用心、用情、用光影讲述每一个“我”和“祖国”的故事，影片蕴含着强大情感力量。

“这样一部全新样式的影片，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电影要赋予每一个角色最浓的情感，也要寻找到观众内

心深处最真挚、最珍贵的那份情感。”黄建新说。

《中国电影报》：您对今年的国庆档，有怎样

的期待？

黄建新：不论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是《攀登

者》、《中国机长》，电影人做了最大的努力，在这

样的历史时刻，表达了对这块土地，这里的文化，

这里的百姓，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一切的情感。

我觉得几部好电影在一起，就会让市场扩

大。强者在一起，产生的效应要比只有一个强者

更好。从宏观角度说，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会

让国庆档市场足够活跃，关注度够高。大家都关

心，在讨论，谁的票房更高，我觉得三部电影都会

有自己合适的份额。

《中国电影报》：近两年，《流浪地球》、《红海

行动》、《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

等主流大片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包括《我和我

的祖国》，也为这一类电影提供了新的探索。在

您看来，这类影片在近几年取得了哪些进步？

黄建新：我喜欢把这类电影称为“主流电

影”，人类的主流，就是正义战胜邪恶，这是主流

价值观，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追求的，全世

界电影都要遵循这样的逻辑。也有一些艺术电

影，是探索人类的另外一面，缺点的一面，但更

多的主流电影，是要满足观众想象的。

这些年，我们想做的就是在主流价值观下，

探索挖掘一些好的故事，好的题材。这样我们的

类型才会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如果要负担所有的

需求，文化需求、情感需求、心理需求，这部电影不

知道怎么拍了，但如果分类了，就找到方向了。

比如功夫片，就是一个成长的小子最后打

赢了恶霸，出了一口气，很简单的逻辑。比如科

幻电影，人类对未知的探讨，要付出生命的代

价。诺兰的《星际穿越》，父亲回来女儿已经老

了，因为不在同一个空间里，一下子会激发我们

悲悯的情怀。

这就是人类对于正义想象空间的需求，我

们都希望越来越好。比如《湄公河行动》，打击

的是杀害我国公民的贩毒集团，《智取威虎山》，

剿灭的是抢夺百姓粮食的匪徒。影片里没有什

么台词是说大道理，杨子荣是孤胆英雄，独闯虎

穴，让我们以最小的牺牲来完成任务，这种传奇

色彩满足了人们对正义的想象。

大家总在讨论，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谁的

价值更高，其实没有什么可比的。主流电影就

是在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上，满足人类对美好的

想象。我们常说“心理暗示”，一个人如果一直

希望好，他就会朝着好的方向走，一个人如果老

想着反面，他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同时，主流电影是有分类的，可以满足不同

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不同喜好的人，来获得

他希望获得的内容，这就是分众概念。一部电影

很难“通吃”，除非是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偶然会

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与电影工业的发展无关，工

业是要保障持续发展、持续生产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国产电影在这方面能有进步，

这几年在探索，有成功有失败，有一些适合我们

的文化，有些并没有那么准确，观众会吸收其中

一部分，舍弃其他的部分。产业发展从来都是

如此，一点点往前摸索，每个个体能做的有限，

所以要一代一代人，更多的人互相帮助，推动一

件事情发展。

《中国电影报》：《我和我的祖国》展现的七

个历史瞬间，您最有感触的是哪一个？

黄建新：其实很难去评判。我记得2001年，

我在北京，正好宣布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了，我们

全都跑到长安街上，所有人都在笑。大家把太

多的情感都寄予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这部电

影，也附着了这样的情感，当电影和“我”连在一

起的时候，也就有了动人之处。这部电影聚焦

的都是普通人，就是每天挤地铁你身边的人，就

是你打车的时候，那个出租司机就是葛优，当记

忆打开的一瞬间，与观众关系更紧密了。

女排夺冠的那年，我和吴天明导演在剧组拍

戏，当时我是场记。中国与美国决赛前三天，全组

人都希望看这场比赛，就和吴天明导演说“我们真

的想看”。导演怕耽误了进度拍不完，全组人就说

“导演你说怎么才能拍完，我们抢进度”。导演说船

不稳，需要加固，所有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河里了，用

人来固定，用两天的时间干完了三天的活儿。大家

看决赛的兴奋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大家两天不顾劳累地工作？就是为

了满足个体内心和重大事件的关联，女排夺冠

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事情，已经不再是简

单的一场球赛，更是全国人的心灵慰藉。

我们拍《我和我的祖国》，也是在强调，要赋

予每一个个体最浓的情感，也许观众没经历这

件事，也可能会触类旁通想到自己的另一件事，

这是这部电影的优势。

《中国电影报》：这部电影曾定名为《我的祖

国》，后来《我和我的祖国》的名字，无疑拉近了

每一个个体和伟大祖国的距离。从这个角度

说，这部电影是不是希望能够唤起每一个中国

人心中和祖国相关联的某一个感动？

黄建新：电影要打动藏在每个人心底最温

暖的、最柔软的情感，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种种事

情，往往会把最单纯、最珍贵的情感压在内心最

深处。《我和我的祖国》希望通过情感的方式打

开内心的这扇门，这也是我们做预告片的原则。

很多人看完预告片给我反馈，当小号吹响

《我和我的祖国》第一句，七个故事的某一幅画

面与内心情景对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冲动，

这就是每个人内心藏着的，个体生命和周围构

成的复杂心理关系。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出国留学了，就特别爱

国。这是因为在海外，短暂的孤独会让人释放

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平时我们的生活太庞杂，

我们会藏起来一些东西，这部电影希望打开储

藏这些珍贵情感的那扇门。

我之前看徐峥导演的那部分，他讲的是女

排夺冠时，上海弄堂里的故事。那个时候电视

机不多，大家把电视摆在架子上，所有人围着

看。但是天线在房顶上，信号不稳定，一会有画

面，一会又模糊了。一个孩子上去扶着天线，他

是最想看的一个，但没有亲眼看到。他写了一

个非常具体、非常细致的故事。我去看景的时

候，看到徐峥还原的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状态，

我一看，就觉得这部分已经成了。

七个短片，每一个的质感都非常好。同

时，这部电影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我们发放

第一款预告片的时候，葛优的那句“牛掰格拉

斯”，已经成为大街小巷广为传播的一句话。

这部影片能够像聊天一样，激发观众内心的一

种共鸣。

◎这一次的“主旋律”更有温度

◎赋予每一个个体最浓的情感

◎主流电影，要满足观众对正义的追求与想象

◎电影人的一次集结献礼

《前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遇》——1964年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夺冠》——1984年8月8日中国女

排奥运会夺冠，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回归》——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

归；《北京，你好》——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白昼流星》——

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护航》——2015年9月

3日天安门阅兵，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阅兵……

黄建新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主题概括为“历史瞬间、全民记

忆、迎头相撞”，着重展现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心态和细微感觉，以及个体

和国家心灵、情感、命运的联系。

《我和我的祖国》不只是一部记录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展变迁的

献礼片，影片更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景况，勾连全民的共同记忆。黄建

新认为，角色、形象、精神、心理、感情是支撑《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最

核心的内容。

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从50后到85后，

《我和我的祖国》这七位导演是当今中国电影界各个年龄段的佼佼者。黄建

新告诉记者，70年有太多值得回味的瞬间，经过筛选，共有20多个能够引发

“全民记忆”同时适合以电影方式进行呈现的题材供七位导演选择。

经过两次“题材认领会”，导演启动了各自的拍摄。黄建新表示，只有充

分表达，作品才有灵魂。七个导演自己做主建立七个团队，而不是七个导演

一个团队，这就是要充分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和创作独立性。

前一段时间，《我和我的祖国》预告片刷屏朋友圈，并登上了微博热搜。

似乎这款预告片，把大家内心最珍贵、最真挚的情感释放了出来。“平时我们

的生活太庞杂，我们会藏起来一些东西，这部电影希望打开储藏这些珍贵情

感的那扇门。”黄建新希望能够通过情感的温度，打开观众的内心。

出生于50年代，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黄建新见证了很多伟大的历史瞬

间，他坦言七个故事很难去评判哪个最“燃”，哪个最动人。采访中，黄建新回

忆起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后，长安街上那些灿烂的笑容；回忆起为了看女排决

赛，他和剧组人员“三天并两天”抢拍摄进度。在他看来，大家把太多的情感

都寄予在某一件事情上，当电影和“我”连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有了动人之处。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十月围城》、《钱学森》、《智取威虎山》、《湄公河

行动》……不论亲执导筒，还是以监制、制片人的身份宏观把控，黄建新从没

有停下对主流电影的探索。他认为，人类的主流，就是正义战胜邪恶，主流电

影就是要满足观众对于正义的追求与想象。他希望做的，就是在主流价值观

下，探索挖掘一些好的故事，好的题材。

9月6日，《我和我的祖国》宣布提档至9月30日，与《攀登者》、《中国机长》同日上映，共同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上电影人的厚礼。黄建新认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电影人集结在一起，表达了对祖国的情感。几部强

片同时上映，也提升了这个国庆档的活跃度和关注度。


